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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人生长河中找出一件足以改变人生

的事儿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事儿说来就来。事情发生在 2011

年7月11日的上午 10 点半，作为即将开幕的国际生理科学联

盟大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，我正坐在英国牛津大学一间

偌大会议室里，和众人讨论着推选哪些人担任大会分会的发

言人。这时，兜里的手机振了一下，有新邮件。我把手机拿

到桌子底下，点开，打开邮箱。这是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，

内容简短，就一句话：“职位已获批。”也就是从那一刻

起，一段美妙的探索之旅开始了，我和家人的生活也进入到

了另一条轨道。

然而，这条短信的背后却是一段长达 12 个月的漫长推

进。这还要从一趟由西宁飞往北京的航班说起。那时，我正

与中国科学院的同事王德华和张艳民（音译）在青藏高原进

行实地考察。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，王教授向我谈起了“千

人计划”项目，问我能不能常来中国工作。回到北京后，我

们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项目，发现它有 2 个职位类别：一个

要在中国待 3 个月，另一个 9 个月。我坚信，如果要想把事

干成，就选择 9 个月那个，要么就不干。但是，要去中国的

话，一切都得改变。我得放弃阿伯丁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研

究所所长一职；我的太太需要来中国找工作，我的儿子要在

北京重新找一所学校。由于我的女儿就要上大学，这也就意

味着我们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英国。一年前，我们也曾讨论过

去澳大利亚，那儿有一所大学邀请我去他们的生物系任职，

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次和以往不同。一想

到要去中国工作和生活，我就莫名地激动，跟当时要去澳大

利亚时的心情完全不同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太太对此全力支

持，而且跟我一样无比激动。就这样，在与我最看重的中

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多次见面沟通后，2011 年

初，我正式递交了“千人计划”项目申请。

自从那天在牛津大学收到那封邮件后，事情进展迅速。

我工作了 26 年的阿伯丁大学十分给力，他们不遗余力地给

予我帮助，还把我实验室那边的事安排就绪。收到那封改

变人生的邮件后一个月，我和我的儿子登上了飞往北京的

航班。9 月，我辞去了所长一职。六周后，我的太太也来

了。一晃，到现在，4 年半过去了。如今我在中国已经有了

一支 15 人的研究小组，在阿伯丁还有一个 7 人小团队。我的

妻子转型成功，现在北京东边的芳草地学校国际部当英语老

师。我的儿子在北京哈罗英国学校完成了学业，并于 2013 年

起，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学位。

家庭安置妥当后，我把时间都放在了研究上，自然收获

颇丰。在过去的 4 年里，我们共发表88  篇论文，其中，2 篇

发表在《科学》期刊上，1 篇刊登在《自然·方法学》期刊

上，还有1篇见诸于《美国科学院院刊》。团队中的中国学

生有的去了当地企业，有的去了美国做博士后。北京实验室

和阿伯丁实验室之间的学生交流也日益密切。此外，我们还

为数个项目建立起了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网络。正是因为这些

建树，我万分有幸在 2016 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奖。

这不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期待下一个在这的5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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